
“健康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
—著名女科学家屠呦呦的长寿经

◎文/王明洪

我国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屠呦呦今年已是 93 岁的高龄，但依然心系中医科研事业。多年来，屠老一

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

蒿素，并于 2015 年 10 月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

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

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获奖后的屠老在瑞典卡罗

林斯卡学院的演讲中如是说。屠老的高寿，和她的淡泊、敬业、豁达、低调等

有着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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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

“健康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

屠老在获诺贝尔奖前曾多次获奖，如 2011 年

的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2015 年的沃

伦·阿尔珀特奖，此后，又于 2017 年获 2016 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 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授予的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等。面

对接踵而来的荣誉，屠老显得十分平静：“咱们不

是为了得奖而得奖，要实际拿出来一些东西，使

青蒿素能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健康是人类追

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

人民群众的生活更美好。这是党的十九大赋予我

们的新时代历史使命，也是中医药工作者的担当。”

在 2015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屠老获

400 万瑞士法郎（约合 309 万元人民币），屠老将

其中的 100 万捐献给母校北大，另 100 万捐献给

中国中医科学院，余下的 100 万左右则全部用于

中医药的科研和学术活动。尽管屠老没能以青蒿

素发明者的身份被评为院士，但不可否认的是，

她在研究青蒿素时迈出了三个“第一步”：即第一

个进行青蒿素的研究，第一个提取出具有抗疟作

用的青蒿素，第一个进行青蒿素临床试验。倘若

没有这三个“第一步”，“523”项目（疟疾防治药

物研究项目）或许不可能取得圆满成功，人类或

许仍在苦苦寻找代替奎宁的抗疟药物。

“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

1967 年，国家启动“523”项目。全国 60 多

家科研单位 500 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了这个项目，屠

老临危受命，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因单位还没来

得及给她配备组员，屠老只能身兼“组员”和“组长”

两个职务，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当时，

曾有人以科研设备陈旧等为由，认为这个任务难以

完成。但屠老却认为：“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

持。”接受任务后，她广泛收集历代医籍，查阅群

众献方，请教老中医专家，三个月就收集了 2000

多个方药，在此基础上，精选了包括 640 个方药的

《疟疾单秘验方集》。然而，要从 640 种药物中筛选

出对疟疾真正有效的药物，其难度可想而知。就在

她为难之际，古籍《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青蒿

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给了她灵感，

于是，她开始了对青蒿素的研究。为成功提取青蒿

素，屠老和课题组其他 3 名成员均因长期吸入高浓

度乙醚而身患重病，屠老也得了中毒性肝炎。在经

历了 190 次失败后，191 号样品终于提取成功！这

也让“523”成员沉浸在喜悦之中，然而，样品不

是药品，工作并未结束，为了确保青蒿素在临床上

的安全性，屠老甘当“小白鼠”，她向领导提交志

愿试药报告：“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诺贝尔奖不是给我一个人的”

青蒿素提取成功后，有人提醒屠老：给（青蒿素）

起个名字吧。在科学发展史上，任何新的物种、新

的元素等被发现后，发现人有权用自己的名字来命

名，这是为了让发明者的姓名与新生事物一同载入

史册。对此，屠老毫不犹豫地说：“就叫青蒿素吧。”

屠老之所以没有在新药名中加入任何一点个人的因

素，是因为在屠老的心中，早在 1700 多年前，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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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已经发现了青蒿治疗疟疾的功效，青蒿素的发现，

并不是她一个人的荣誉。此后，随着课题组发现青

蒿素消息的传播，中药所不断接到各地的来电来访，

屠老也都一一回复，或亲自写信，或寄资料，热情

接待各地的来访者，并毫无保留地介绍青蒿、青蒿

提取物以及化学研究的进展情况，从而引发了全国

各地的青蒿素抗疟研究的热潮。“523”项目结束后，

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趋于完善。作为青蒿素的主要

发明人，屠老曾多次参评院士，但因种种原因而未

能获得成功。每当谈起此事，屠老显得十分豁达：

“‘523’项目本身就是个‘全国大协作’式的科研

项目，以这个项目的成果来增加我个人的参评筹码，

本身就不太合适。而且‘523’项目是一个具有军事、

政治色彩的秘密任务，就算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

也不可能立即拿出来进行表彰和评选。”

“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

生活中的屠老是一个低调的人。2015 年，屠老

获诺贝尔奖，当时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工程院

的领导前往机场送行。但在登机时，屠老选择的是

普通通道，而一些领导及记者不知情，还在 VIP 厅

干等。到达瑞典后，她同样谢绝了几个华人社团的

接机请求。“我们是很想到机场接机的，想第一时

间见到这位华人的荣耀，但是她一口回绝了。”当

地华人报社《北欧时报》的社长何儒说。“她说诺

贝尔委员会方面有安排，从机场到宾馆很方便，不

需要麻烦我们。”有记者见通过正式途径和她联系

无果，就直接登门造访。邻居见又有人找屠老，就

劝记者：“老太太谁也不见。这么多天，我给她拦了

多少拨人啊，你们也真的甭费劲了。”但这个记者

还是敲响了屠老的家门，开门的是屠老的老伴李廷

钊，当他听到记者在自我介绍时有“记者”“专访”

等字眼时，就笑着摇头，婉拒道：“年纪大了，身体

不好，还要准备演讲，挺忙的。”屠老的低调，和

她一贯的作风有关。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的低

调是长期的，生活粗线条，但工作严谨，要求非常

高。”几年后，有人对屠老所获的诺贝尔奖有所质疑，

屠老坦然道：“我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

队成绩，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

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她是个热爱奉献、心胸开阔的人”

屠老和他的老伴李廷钊曾是效实中学的同学。

1963 年，两人在北京喜结良缘。因李廷钊曾在马

鞍山钢铁厂工作，因此有朋友戏言，说他们的结合

是“传统（中药）与现代（钢铁）的融合”。婚后

的屠老不擅料理家务，家中大小事务均由李廷钊一

人操持。“成家后，买菜、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

本上都由我家老李来做。”好在李廷钊十分理解屠

老，他主动承担了一切家务，让屠老能全身心地投

入到医药研究的工作中去。“呦呦的兴趣和一般人

不一样，她是个热爱奉献、心胸开阔的人，所有精

力都用在工作上。”李廷钊说。屠老对科研工作十

分严谨，但在生活上却是个“粗线条”的人。一次，

她乘火车回北京。中途停站时，她下车走走，哪知

这一走，却忘了自己还要回到车厢继续前往北京，

直到列车开出去老远，才想起此事。2005 年，屠

老和李廷钊从北京的三里屯搬到朝阳区金台路附近

的一栋高楼，那里不仅采光好，且视野开阔。因为

屠老平时运动少，李廷钊怕她痴迷科研而搞坏了身

体，便经常鼓励她外出走走。一次，小区保安问他

们：“李老，你这是去哪里？”李廷钊一笑说“我领

老伴出去旅游”，并煞有介事地说出旅游地是某个

小区，逗得屠老和保安笑个不停。看来，开朗的心

态也是屠老高寿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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